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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上海漫画家
为主体的全国漫协战时
工作委员会
在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

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上
海漫画家面对日本侵略军不断入侵
我国领土的罪恶行径和阴谋，早就
创作了一系列针对日本侵略军的漫
画。创刊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之
后的上海《时代漫画》月刊，就经常
发表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寇罪行
的漫画。例如《时代漫画》第 %&期封
面漫画《魔爪》（特伟作），就是揭露
各帝国主义列强之中，日本帝国主
义者侵略中国的欲望最强烈，呈现
青面獠牙的兽性，魔爪已伸到中国
的疆土上。后来，由《时代漫画》编辑
部发起征集作品，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
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四楼展览
厅举办的中国漫画史上“第一届全
国漫画展览会”，有更多的揭露日帝
侵略、表现抗日斗争的漫画，如穆一
龙的《蜿蜒南下》、高龙生的《国破山
河在》等等。

举办第一届全国漫画展之后，
于 %"#$年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
的“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首批
会员为入选第一届全国漫画展的作
者。该会会址设于时代漫画社，即静
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青海路口的同
和里，后迁北京路顾家弄 $(号。上
海实际上成为全国漫画创作活动的
领导中心。抗战爆发后，中华全国漫
协迁武汉，在 %"#(年 )月设立“战
时工作委员会”，推举叶浅予、张乐
平等为委员，其中绝大多数是上海

漫画家，负责策划开展战时漫画工
作。后来，中华全国漫协迁到重庆，
抗战胜利后又迁回上海。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
会《救亡漫画》发动漫画
战役
抗战爆发，上海漫画界迅速于

%"#$年 (月 %&日成立“上海漫画
界救亡协会”，开展配合抗日战争的
漫画创作宣传活动。
首先于同年 "月 *+日创刊《救

亡漫画》五日刊。该刊编委会由 ,%

名漫画家组成。《救亡漫画》由全国
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之一章乃
器题写刊名。《救亡漫画》五日刊，每
期四大开，编发大小漫画作品 -+幅

左右，并有少量文章和报道。漫画家
在这里集中力量发动了抗日救亡的
第一个漫画战役。正如王敦庆在《救
亡漫画》创刊号上发表的《漫画
战———代发刊词》所说：“自卢沟桥抗
战一起，中国的漫画作家就组织‘漫
画界救亡协会’，以期统一战线，准备
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救
亡漫画》的诞生，却是我们主力的漫
画战的发动。因为上海是中国漫画艺
术的策源地，而这小小的五日刊又是
留守上海的漫画斗士的营垒，还不说
全国几百个漫画同志今后的增援，以
争取抗日救亡最后胜利。”
蔡若虹所作的《救亡漫画》创刊

号封面漫画《全民抗战的巨浪》，表
现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形成奋起抗

战无可阻挡的巨大浪潮，预示日帝
侵略者必将被中华民族的抗战巨浪
所淹没。张乐平在《救亡漫画》上发
表了较多的抗日救亡漫画，他的《不
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用遒劲
圆润的线条和写实又适当夸张的人
物造型，突显出抗日军民同仇敌忾，
或举钢枪，或举拳头。《一颗子弹必
须打死一个敌人》一画，则又以流畅
的线条和简约的人物造型，从正面
表现抗日军队已投入前线近距离消
灭敌人的战斗，并且作品提出了要
节约子弹、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
敌人的要求，使作品更有深意内涵。
《救亡漫画》还发表了不少报道

抗日新闻的漫画，例如创刊号上发
表一组题为《抗敌热情在陕北延安》
的漫画，生动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陕北解放区军民积极投入
抗战的情景。
总之，《救亡漫画》五日刊是上

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发动抗日漫画战
第一战役的一份历史记录和战报。

上海漫画家组成抗
日漫画宣传队走向全国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在创刊
《救亡漫画》发动抗日漫画第一战役
的同时，为更深入广泛地发动抗日
漫画第二战役，而组建了“抗日漫画
宣传队”，全称是“上海市各界抗敌
后援会宣传委员会、漫画界救亡协
会漫画宣传队第一队”，叶浅予为领
队，张乐平为副领队，队员有胡考、
特伟、梁白波、席与群、陶今也，共七
人。(月 ./日，漫宣队在上海铁路
西站（今凯旋路长宁路口）登上列车
出发，奔向各地，前后经历五年，开

展抗日漫画战的持久战，在中国漫
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原计划要建立抗日漫画宣传队

第二队和第三队，但因缺少人手而
未能实现计划，所以原来的“漫画宣
传队一队”之称，后来不再称“一
队”，则习称“抗日漫画宣传队”。

抗日漫画宣传队隶属于国共两
党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
部（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出任副部
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
抗日漫画宣传队第一个工作点

是当时的首都南京。漫宣队赴南京
途中，与由上海爱国戏剧家组成、同
属政治部三厅的抗日演剧队合作，
在镇江街头宣传抗日。以抗日为主
题的漫画和街头剧同时出现，轰动
了长江南岸的这座古城。漫宣队还
一路途经苏州、无锡，同样与抗日演
剧队合作进行抗日宣传。
漫宣队抵达南京，早先已在南

京的张仃、陆志庠立即加入漫宣队，
从而增强了漫宣队的力量。漫宣队
员们居住在叶浅予曾经在南京购置
的、一度与梁白波私密同居的国府
路廊东街德邻村 ,号，屋内设备简
陋，只有一张床铺，于是大家只好
打地铺艰苦就宿。而卷起铺盖，架
起门板，连同简单桌椅板凳，便是
漫宣队的工作场所。吃饭问题则在
附近的小饭店包饭解决。队员们经
过日夜奋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内，创作了 ,++余幅宣传抗日的漫
画和宣传画，办起了一个大型的“抗
敌漫画展览会”（展品都是画在布
上，以便流动展览），在南京市区大
华电影院展出。

抗日烽火中的上海漫画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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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
后，上海漫画家积极
投入中国人民反抗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滚
滚洪流中。他们不仅
成立了全国性的漫画
协会，负责开展战时
漫画工作，而且创办
杂志，以漫画形式，宣
传抗日救亡、揭露日
寇罪行，鼓励全中国
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
利。上海漫画家还组
成宣传分队奔赴全国
各地，举办抗日漫画
展览，极大地鼓舞了
人们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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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医生的回答更巧妙了：“是的，但你不
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不会这样解读！”

我发现，做医学研究的人，对于统计学
的理解和应用，与我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
面对病人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病人心理上的
考虑，有些说法就不得不刻意模糊，以免造
成误会。

过去，我会从自己的角度当面提
出质疑，但我越来越清楚，每一种认
知、观点，都因角色、立场而有所不
同，无关是非对错。有了这种理解，
可以免除许多争辩的烦恼。在医疗专
业上，我尽量配合医生。

最后，唐医生告诉我：“如果你坚
持想知道腹部残存的东西算不算是
肿瘤，也可以考虑动手术切开来看。
不过……”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才继
续往下说：“依我的评估，手术只有风
险而没有好处，真的没什么必要。”

我接受了唐医生的建议，先不管
腹部到底怎么了，接下来每三个月接
受一次标靶药物治疗，每次约两小
时。然后每六个月做一次磁共振成像检查。
虽然可侦测到的肿瘤变少了，但是，不能被
称作肿瘤的“东西”存在我的体内。我也更清
楚地知道，会形成这些肿瘤的“我”的身体环
境，倘若没有彻底改变，它随时可能卷土重
来，对我展开下一波的攻击。这才是我必须
认真面对的、另一阶段的漫长治疗。

癌症病人在被确诊罹病之后，第一时间
一定是不断反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
么是我？”理智一点的人，在短暂的震惊之
后，开始仔细反思，也许就会理出一点蛛丝
马迹；尽管这些蛛丝马迹未必真的就是致癌
因素，但是，有机会对自己的生活、饮食习
惯、个性、处世态度做全盘的省思，怎么说都
是一件好事。

我总是努力把“拼命”当作自己的标签，
从来不理会身体已经不断对我发出警告；寻
常生活中的小病小痛，我都不当一回事，随
便吃点儿药，就马马虎虎混过去了。睡不好，
就吃安眠药；精神不济，就猛灌咖啡。反正工
作优先、业绩第一，社交网站兴起，我玩出了
兴头，还要求自己每天维持至少发 %+条微

博的“纪律”。紧凑的生活确实让我活得精
彩，可是无形的压力却慢慢累积在身体里
面，以滴水穿石的力道，侵蚀着我的健康。

说到压力，我过去总自认为有超出常人
的抗压能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大小
小的事，我大抵都能过关斩将、顺利通过。
直到生病了，我读了一些好书，我才发现，
结识了许多有修养、有智慧的朋友，压力不

一定来自忧虑、紧张、急躁、愤怒等
情绪；争强好胜、期望、等待、兴奋，
甚至像我过去一直怀有的“改变世
界”、让“世界因我不同”的企图心，
稍有不慎，就会在体内留下难以清
除的“毒素”。

如果不是癌症，我可能会循着
过去的惯性继续走下去，也许我可
以获取更优渥的名利地位、创造更
多成功的故事，如今，癌症把我硬生
生推到生死界限，我才终于看清楚
这一切。

这场大病，让我心里的某些角
落仿佛也被打开了，我相信，即使未
来我将从事同样的工作、我的作为

也与病前并无太大差异，但我知道，我的心
不会停留在过往的追寻上，我会随时提醒自
己，让心更开放，以便倾听、探索更广大的未
知事物，在机缘成熟的时候，尽力做我能做
的事！

这个转变的过程，或许正是癌症要教给
我的！

生病之前，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
“影响世界百大人物”之一，我意气风发地赴
美受奖，自认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然而，吊诡
的是，领奖回来没几个月，我就发现自己生病
了。病中赤裸裸地暴露在病痛的风暴中，再大
的影响力、再高的知名度都帮不了忙；在诊疗
间、在病床上，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随时
可能在呼吸之间顿失所有的病人。

那时候，我常常怨天怨地、责怪老天爷
对我不公平，我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喊：“为什
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这是因果报应吗？”
我是天之骄子啊！我有能力改变世界、造福
人类，老天爷应该特别眷顾我，怎么可能会
把我抛在癌症的烂泥地里，跟一群凡夫俗子
一样在这里挣扎求生？

传奇大将陈赓
尹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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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例。当投敌叛变的顾顺章得知陈
赓已离开红军正在路上的消息，便指令复兴
社河南分社特务站，立即派人追缉陈赓，不得
有误。

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萧洒买了些鸡、肝
熟食，一瓶“宝丰酒”，带回大金台旅馆他的包
间，开始独酌独饮。几杯酒下肚，他心中压抑
已久的愤懑如火一般燃烧起来。原来他也是
黄埔一期的。八年来他只能在同是一期的胡
宗南手下供职，这且不说，不久前，胡宗南把
戴笠推荐到蒋介石身边，深得蒋介石的欢心。
戴笠当了复兴社特务处长，竟指挥起各省的
复兴社分社。区区黄埔六期，竟骑在老大哥的
脖子上拉屎拉尿！他已经是不可容忍了，又来
了个郑州特务分站的站长，此人连”黄埔”都
算不上，也像对待部属似的对待他……他咽
不下这口气，干脆把公务推给助理书记管，自
己躲进大金台旅馆，逍遥复逍遥……
一瓶酒喝下去，脸上火辣辣地发烫。他喉

咙里好像堵着一团火炭，热乎乎地连说话都
很费劲。他浑身热汗涔涔，走到回廊里，解开
扣子扇凉。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人脸变成了
两个、三个……十个0渐渐地，两个人的脸又合
成了一个：眼镜、圆眼睛、翘鼻子……陈赓！他
认出对面走过来的人：是他，陈赓0他一把拉住
那人的胳膊，险些拖了个趔趄。他试探地问：
“你是陈赓，对吧1多日不见，别来……无恙1”

一股酒意直冲那人的鼻孔。那人捂住嘴，
退避着，摇摇头。
“我，我没醉。你，你不认识我啦1我是萧

洒……”萧洒嘴里念叨着，伸出胳膊几乎抱住
那人。
那人似乎急了，用手指搔了搔隐隐显露的

络腮胡须，推开萧洒的手，讲出一口流利的上海
话：“阿拉不姓陈，侬认错人啦0 ”“不会吧，你不
是黄埔的1兄弟还是有爱开玩笑的老毛病！”
那人转身一推，丢出一串滚豆似的上海话：

“阿拉是做生意只晓得黄浦江，不晓得啥个黄埔，

侬不要拉来拉去，让人家笑话……”
萧洒像触电似的松了手，连连作

揖：“本人多喝了两盅。对不起，我那个
朋友跟你长得大像了，可惜他是湖南
人……”
萧洒丧气地回屋躺下，呼呼地喘

息，又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猛地从
梦中惊醒，出了一身臭汗，连被褥都湿了。他
失声大叫，两手到处乱抓：“他肯定是陈赓！没
错，别人没他那样的鼻子，也没他那种笑0 我
要抓住他，抓住他……”
他起身找遍了整个大金台旅馆，再也没

见到那人的踪影。他竖起耳朵，想听到不知是
梦里还是真实中曾经响起的陈赓那一瘸—拐
的脚步声，但楼道里寂静如夜，什么声音也没
有。他捶胸顿足，大叫起来：“我真是只不走运
的猫，到嘴的食又跑了！”
那人的确是陈赓，他又冒险从他的“老同

学”眼下溜走了。
/".-年 /月 /"日，中央纵队离开遵义。

,&日，先头部队占领土城。毛泽东担任中央
军委主席以后，总是工作到很晚。行军出发
前，干部团团长陈赓派作战参谋郭化若叫醒
主席。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它是由原红
军大学、彭杨步校、公略步校和特科学校合并
组成的，并由军委直接领导。除陈赓任团长
外，政委是宋任穷，参谋长毕士梯，政治处主
任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方强，上级干部队队长
是肖劲光，第四营营长是韦国清等，都是党和
军队的高级干部。

那天，陈赓去找周恩来。他在土城街的
场院里找到了他们：身着灰布棉军装的毛泽
东脸色沉郁，清瘦的脸上现出淡淡的红色。
留着长胡子的周恩来和束着牛皮腰带、别着
一支小手枪的朱德在小声地商讨着什么。洛
甫、王稼祥、博古、徐特立、林伯渠等中央领
导都在。

原来，林彪的一军团在土城前边的复兴
场与敌军遭遇，原以为是不堪一击的黔军
“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激战当
中，才知道敌人不止四五个团，而是九个团，
至少一万人。敌前线指挥官是外号叫“熊猫”
的郭勋祺，是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
队，林彪坚持打到黄昏，不得不连夜向毛泽东
报告受挫的消息。


